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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主题教学论：理论重塑与实践创新

窦桂梅

摘要：小学语文主题教学根植于母语教育与语言文化传承的课堂实践土壤，发

轫于２０世纪末语文教育民族化与现代化探索，历经３０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从

１９９４年主题教学雏形形成到２０１４年主题教学实践研究获得首届国家级教学成果一

等奖，再到２０２４年跃升为小学语文主题教学论。从价值旨归，厘定了主题教学坚

守的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育人价值文化根基；从本体释义，廓清了主题教学

“主题—学习主题—特定学习主题”关联概念连续体的内容结构；从实践跃升，重

构了以学习主题引领的学习任务设计与实施的多样化主题教学实践形态。小学语文

主题教学论既是中国语文教育原创理论生成，又是新时代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行动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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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于母语教育的文化传承责任使命，着眼

于人的全面发展执着追求，笔者于２０世纪末开

展 “语文教育民族化与现代化”的探索，小学语

文主题教学 （以下简称 “主题教学”）由此孕育

而生。１９９４年，笔者立足语言文字理解与运用，

在语文民族化与现代化中扎实探索 “积累—感

悟—创新”的教改模式，以为生命奠基的 “三个

超越”的专业自觉，生发了主题教学的实践雏

形。２０１４年，获得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届基础

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主题教学结合几十

节典型语文课例建构 “三个一”质量目标、“四

动力”实施方式、 “五样态”典型实践、 “四增

值”质量评价的 “四位一体”主题教学体系，凝

结成 《小学语文主题教学实践研究》［１］。２０２４

年，在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２０２２年版）》（以

下简称 “新课程方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

准 （２０２２年版）》 （以下简称 “新课程标准”）

出台后，笔者正式提出小学语文主题教学论，推

动主题教学的理论重塑与实践创新，实现了从学

科育人到整体育人的系统性跃升，从 “语文立

人”到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育人价值的超越

与回归。这是笔者一直扎根课堂，通过一节节不

同类型研究课例践行 “激情与思想：我一生的追

求”［２］，并不断超越自我的专业发展进阶。

理论重塑与实践创新体现主题教学 “持续改

进的实践哲学”的自觉探索追求，依循语言文字

本质规律和儿童语文学习规律，笔者尝试从价值

旨归、本体释义、实践跃升三个方面谈谈小学语

文主题教学论的新突破，努力在创造具有中国教

学流派风格的语文教育话语体系与实践体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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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贡献一种自主创新的探索。

一、主题教学论的价值旨归：坚守语文教学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文化根基

（一）主题教学的文化溯源

主题教学论根植于文化价值回溯。通常而

言，理论的提出与重塑离不开它所依存的文化土

壤。“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思想在中华传统文

化的传承中孕育而生，为早期的主题教学筑牢了

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主题教学在中华文化的复

兴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演进中，不断获得文化

精髓的润泽，进而澄清了主题教学研究的价值

旨归。

主题教学的 “载道”观，就是厚植语文教学

文化根脉。１９９０年，笔者正式成为语文教师，

不断探索语文教学的价值与本质所在。先秦时

期，孔子在 《论语·雍也》中提出的 “质胜文则

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强调

“文”与 “质”的平衡统一。魏晋南北朝时期，

刘勰在 《文心雕龙》中提出 “山川焕绮，以铺理

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说明文道关系的发展

趋向 “文道并重”，不应偏废任何一方。北宋理

学家周敦颐更是明确提出 “文，所以载道也”，

从而确立了文学作品的育人功能，彰显了文学的

现实关怀。这些观点不仅给文学创作带来了深远

的影响，还对文化传承和语文教育产生了积极的

作用，笔者也自然受其文化熏陶与行动指引。

对传统文化中的文道观进行学习与内化梳理

之后，１９９９年，笔者提出了 “主题教学文道统

一观”［３］３５，即 “文”与 “道”密不可分， “道”

并非独立于 “文”而存在，而是从 “文”的土壤

中自然生长、发展而来的。其中的 “道”就是课

堂教学的 “魂”。笔者围绕执教的 《植物妈妈有

办法》《山居秋暝》等一系列课例进行的关于语

言文字的文化根性研究，重在引导学生在 “文

字—文学—文化”的交融中，体悟语言文字承载

之道，将其中 “文”的深刻内涵与儿童连接，焕

发促进其精神成长的 “道”的意义。这也触发了

笔者最初朴素的语文民族化与现代化的探索。

２００６年，笔者进一步提出 “主题教学秉持文以

载道的文化根脉”［４］２２，主题教学的 “主题”实

现了文以载道的价值跃升，使文学作品阅读有经

过思辨后的价值判断，传达正确的思想内容，倡

导积极的情感态度，使与 “文”相关的语文学习

活动具有启发性和教育意义。由此，主题教学中

的 “主题”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不仅挖掘了

中华文化所蕴含的精神、思想等主要内容，反映

了儿童现实生活等核心价值，打通了民族化的母

语与当代儿童学习之间的道路，蕴含价值立场和

价值尺度，而且在理念与实践统一、教学与育人

统一意义上，构成了文以载道的综合载体与形

式，这也是主题教学始终坚守的文化基石。

主题教学 “化人观”，就是践行语文教学育

人价值。２０１５年，笔者在攻读博士学位的过程

中，进一步思索如何在文以载道文化根脉的传承

与赓续中深化主题教学，在教与学的互动关系中

切实力行实践育人。博士论文 《小学语文主题教

学研究》强调以文化人的理念，转变主题学习方

式，在动态的语言学习建构中实现从文本的原生

价值到教学价值的转化。［５］６８进而言之，以文化

人的前提是在使文以载道不只是静态的主题构想

的基础上，根据儿童的真实需求，立足主题的符

号与纹理，不断筛选、整合、提炼，挖掘其语言

文化的内在功能与价值，在师生动态共创的教与

学历程中，实现由教化到育人，由论世到实践的

化育过程，即以文化人。

例如，笔者在执教 《圆明园的毁灭》时，以

课文题目中的 “毁灭”为课眼，通过追问引导学

生发现课文所载之 “道”，层层咀嚼推敲语言文

字，思考 “看得见圆明园的毁灭是什么？”“看不

见的毁灭究竟是什么？”“永远毁灭不掉的又是什

么？”三个问题。通过对文章中三个层次文本品

析的 “道”的价值追问，把历史真相留给学生，

进而将课文中 “毁灭”的原生价值转化为教育学

价值的灵魂追问，即把耻辱与仇恨转化为中华民

族自强不息的理性光辉，照亮学生的当下与未

来。《秋天的怀念》的教学以课文中几次出现的

“好好儿活”为文眼，带领学生反复朗读这几处

“好好儿活”背后的不同滋味，拓展阅读 《我与

地坛》。从生命层次引导学生反复品读、感悟课

文，追问什么是 “好好儿活”，怎样算是 “好好

儿活”，进而体会作者在面对母亲去世、自身残

疾的毁灭性打击后所写下的中华儿女顽强不屈之

“道”，同时也将其转化为学生在学校或进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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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无论面对怎样的挫折或打击都要 “好好儿

活”的人生态度。

这正是主题教学对 “人之为人”的本质追

问，与新课程标准在 “课程实施”中指出的应全

面把握语文教学的育人价值，突出文以载道、以

文化人一脉相承，不仅揭示了根植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语文教育自诞生之日起血脉里就流淌着

文以载道的集体文化记忆，而且诠释了它所肩负

的以文化人的教育担当。由此，笔者进一步重构

主题教学的实践样态，通过系统建模，构架了主

题教学新理论谱系与实践图景。

（二）主题教学 “文道统一”的新阐释

主题教学作为一种语文教学范式，就是借助

主题，将 “文”与 “道”有机结合起来，在价值

理念与教育实践之间架起桥梁。这也是在新时代

信息科技迅猛发展的大潮中，始终坚守与彰显的

文道统一的新时代价值意蕴。

新时代的文以载道，就是承载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创新发展的新使命。主题教学语境下，“文”

所蕴含的 “道”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其表现形

式极为丰富。 “文”不仅指文学、文章、文字，

还包括新时代信息科技发展带来的网络语言、信

息符号、非连续文本、跨媒介语料等，彰显了中

国语言文字的深厚底蕴和无限可能，应根据其特

点，发掘和传递相应的 “道”。笔者打过一个通

俗的比方———对于什么样的文本，还它什么样的

味道。不同的语言文字形式，如新闻报道、神

话、寓言、民间故事、童话等，体裁各异，语文

教学要依据其类型特点，整体形成共同的目标指

向———通过语言文字传递思想或情感，揭示自然

法则和社会规律之 “道”。

新时代的以道统文，就是挖掘中华文化价值

的新意蕴。以道统文强调的是对语言文字丰富多

样的表现形式中所蕴含的深刻文化价值的挖掘，

不仅涵盖了自然之道、社会之道和圣贤之道等传

统范畴，还包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对革命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对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笃信和坚守，以及对世界文

明优秀成果的借鉴，等等。当然，这个 “道”也

是儿童学习之道，教师要通过对语文课程内容的

深化，将课程内容转化为儿童成长之道。儿童在

对 “文”的体验与感悟中，传承与创造遵循共性

与个性化发展规律的 “道”。

例如，笔者在执教 《晏子使楚》时，基于对

事件历史背景的补充丰富和故事所体现的深刻意

蕴的反复品鉴，结合课文最后一句 “楚王不敢不

尊重晏子了”，让当代儿童跨越时空，扮演晏子，

与楚王对话，展开个人与国家关于 “尊重”主题

的辩论，得出 “面对过去和未来，大到国家、小

到个人，无论从哪个角度，要想赢得尊重，都要

有真正的实力……”的结论。二十多年过去了，

回想当时产生的反响，笔者坚信，在过去与未

来、千年前的文本阅读与当下儿童之间，关涉个

人尊重与国家尊重和人类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的新时代成长之 “道”就此被打通，儿童的智慧

得到启发，实现了全面自由的发展。由此可见，

学科和学生的两个 “学”字，很早就在笔者的心

里生长、发展。笔者透过知识、思想、情感的融

汇，在语言文字积累与运用的化人之道中培养出

生命完整成长的儿童。因此，确定了笔者语文教

育的座右铭：“我是教语文的，我是教人学语文

的，我是用语文教人的。” “以文化人、学以成

人”“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实现了从学科教学

到儿童学习的立场转换，正是文道统一的新时代

新阐释，体现了主题教学一直践行的 “语文教学

要着眼于人的发展”理念［３］３４。

二、主题教学论的本体释义：建构 “主题—

学习主题—特定学习主题”关联概念连续体的语

文教学内容结构

语文学习所承载的思想内容在教与学互动的

“化人”中达成，在遵循语文学习规律和儿童学

习经验的基础上，将学习内容所载之道的主题逐

层分解、细化、转化，最终指向儿童学习、生

活、精神自主的站立之道，即将中华文化主题转

化为儿童可理解、可接受的学习主题，最后具化

为可操作的教学行动中的特定学习主题，实现从

“教化”到 “化育”的育人意义。这就是建立主

题教学 “主题—学习主题—特定学习主题”关联

概念连续体的应有之义。

（一）“主题—学习主题—特定学习主题”关

联概念连续体

１９９９年，笔者在 《语文教学要着眼于人的

发展》一文中提出了 “主题”；２００４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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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教学”的思考与实践》中提出了 “文化主

题”，以教育的方式使个人成为与文明为伴的人，

并探索、提取、凝练出与儿童生命完整成长相契

合的化人之道的 “特定主题”；而后，在 《小学

语文主题教学研究》中鲜明提出 “学习主题”这

一核心概念，即学生围绕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主

题，全身心积极参与、体验成功、获得发展的有

意义的学习过程。主题教学围绕儿童认知发展经

验、语言习得规律、中华文化等寻找具有提纲挈

领意义的主题，整体注重人性的开发与启蒙，在

化育中指向人的完整发展。

“主题”“学习主题”“特定学习主题”三个

概念的逐步提出与深化，与新课程标准 “课程内

容”中的主题与载体形式的 “主题”和内容组织

与呈现方式中的 “学习主题” “特定学习主题”

系列概念不谋而合。由此，笔者进一步提炼并形

成了 “主题—学习主题—特定学习主题”三个关

联概念连续体 （见图１），整体描绘主题的不同

学习阶段和分解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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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主题—学习主题—特定学习主题”关联概念连续体

主题———统一的内涵与载体形式。在主题教

学关联概念连续体中， “主题”属于上位概念。

“主题”的关注与提出，萌芽于笔者早期的课堂

教学实践。通过一节节常态课或研究课，开启了

“审美、融情、育能、创新”主题教学最初始的

实践酝酿，在文化传承与积累中播下了主题的种

子。以２００４年笔者在 《“主题教学”的思考与实

践》中正式提出的 “主题”为例，“主题”不是

思想主题，不是知识主题，也不是写作主题，而

是文化主题。［６］３２教师要引领学生关注文化，亲

近母语，在他们熟悉的系列生活中，寻找语言文

化的根源，汲取中华文化的汁液。这里的 “主

题”着重凸显儿童立场与意义建构，阐述文化与

语言、精神的同构。随着实践研究的深入与时代

要求，笔者进一步在 《小学语文主题教学研究》

中阐述主题的内涵：主题指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包括国家与世界共同价值观、民族与社会核

心价值观以及个体成长价值观。在此基础上，确

定主题教学的 “主题”蕴藏在中华民族语言文字

丰厚的文化底蕴中，指向儿童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与自信，开展主题教学可使儿童更好地继承和弘

扬中华文化。这与新课程标准中的主题范畴聚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以及反映世界文明优秀成果、科技进步、日

常生活等方面［７］１８１９需求契合。

由此可见，主题存在于语言文字表意符号

中，具有统一性、方向性，是通过挖掘中华文化

内涵而提炼出的关键语词表达。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

主要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语文课程的核心

内容。

学习主题———统整的内容组织与呈现方式。

作为主题教学关联概念连续体中位概念的 “学习

主题”，强调的是基于儿童立场的主题意义建构

过程，即将抽象、上位的载道主题，经由学科逻

辑到生活逻辑的言语实践转化，生成学习主题。

根据学生的生活经验、学习兴趣及汉语丰富的表

意功能和独特的文化内涵来确定的语文学习

主题［８］。

也就是说，学习主题一旦被教育学化，就具

有动词性。从关注学什么到关注如何学和学会学

习，这种挑战性的学习不仅体现在学习内容的丰

富上，还体现在学生思维深度、创新能力等素养

的提升上，激发学生不断挖掘潜力，提升自我认

知和自我效能感。这样的学习主题从关注知识理

解到综合运用和主动创造，包含精神价值、核心

知识、语言运用三个关键要素。通过知识价值

化、内容结构化和方式实践化，将学习目标、内

容、情境、活动、资源和评价等要素整合起来，

形成一个完整、连贯且高效的系统，在教与学中

发挥价值统领作用，将主题的原生价值转化为教

学价值，实现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进而实现

儿童语言学习的建构与生成价值。这也正是前文

提到的主题教学对 “儿童站立语文教育正中央”

之 “道”的深度挖掘与外在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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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学习主题围绕学科本质属性与儿

童身心发展规律，将主题转化为儿童能够理解的

学习形态表达。学习主题一般是由词或短语组成

的相互关联的概念意义群，具有层次性、适宜性。

特定学习主题———典型的教与学实践形态。

在主题教学关联概念连续体中，学习主题的理解

一旦具有特定性，就需要学生通过亲身实践、亲

自体验、真实完成学习任务，在运用中完成理解

学习主题后的独特、个性化的言语经验建构。主

题需要经由学习主题转化为具体年级、具体册

次、具体单元等的学习，真正完成转化落地，这

也是特定学习主题这一下位概念所体现的功能和

作用。

２００４年笔者在 《“主题教学”的思考与实

践》中强调，语文的人文性与工具性统一是在特

定学习主题的理解与建构中实现水乳交融

的。［６］３２而后在 《窦桂梅与主题教学》中强调，

主题教学要围绕特定的语文情境与实践活动具体

展开。主题抓好了，就更好地抓住了言语，而绝

对不会否定和淡化知识体系。［４］４９语文教学要把

文本放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情境还原。

作家的写作常常是在特定的情境下进行的，包括

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定的历史时代、特定的

创作环境、特定的写作机缘、特定的表达诉求

等。［５］２１２特定学习主题基于教材，统整学科核心

知识、方法、思维、情感等方面，并将学习主题

转化为特定真实情境撬动的言语实践，追求实现

课程内容、学生生活、语文实践之间的融通，将

静态的教材原生主题价值转化为课堂中教育学意

义的教学价值。这为当下新课程标准理念下的特

定学习主题凸显真实的情境认知、典型的实践体

验、统整的综合运用奠定了言语实践基础，进而

完成了从主题到学习主题，再到特定学习主题引

领的具体课堂教学的关键一环。

由此可见，特定学习主题统整教材内容和学

习要素，将学习主题具体化为符合儿童认知规律

的典型言语实践表达。特定学习主题具有操作

性、典型性。教师以特定学习主题为引领设计结

构化的学习任务，确定具有内在关联的语文实践

活动 （识字与写字、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

梳理与探究），促进儿童个性化言语经验的重构，

在序列化具身体验过程中发展儿童核心素养。

（二）关联概念连续体引领主题教学内容结

构深化

“主题—学习主题—特定学习主题”构成的

关联概念连续体，明晰了主题教学指向核心素养

达成的逻辑理路，提供了将国家政策由目标构想

层面转化落实到校本行动层面的具体实操方略。

这恰恰体现了主题教学的精神价值与语言、思

维、策略的协同发展，与语文课程育人的价值追

求相契合。以统编小学语文教材 （以下简称 “统

编教材”）五年级下册第二单元 “快乐读书吧”

推荐的 《西游记》整本书阅读为例。结合新课程

标准拓展型学习任务群 “整本书阅读”的相关要

求，基于对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重要载体

的教材内容的理解，可以根据以下思路确定学习

主题：书中可谓 “神魔皆有情”，深刻反映了社

会生活，揭示了世态人情，师生一起确定 “透过

情节，走近人物”的主题，深度聚焦 《西游记》

所承载的中华优秀文化的价值引领、文学艺术、

修辞手法等不同维度与儿童生命成长的连接，并

将其转化为学生可理解、可接受的学习主题 “向

善成长”；关联 《西游记》与其所在单元内容的

关系及学情调研结果 （阅读难点、关注内容、期

待的分享方式等），依循儿童立场表达，最终确

定特定学习主题 “制作取经成长推荐卡”。由此，

特定学习主题引领重组了整本书的结构化、典型

性学习内容并将其细化落实，在语言文字的阅读

鉴赏中，实现了学生言语经验的重构，使学生的

思想在笔端自由流淌。

三、主题教学论的实践跃升：重构基于关联

概念连续体的语文教学实践形态

主题教学作为传承和创生文化的实践园地，

承接 “主题—学习主题—特定学习主题”关联概

念连续体，需要回应的是一所学校为实现学生核

心素养的达成，应如何将课程标准规定的具有统

一性的静态主题转化为学生可理解的学习内容组

织与呈现方式，再经由特定教学行动策略所形成

的学生典型言语实践运用与经验。教师应遵循语

文学科本质规律与属性，将文化价值有机融入教

学全过程，重塑课程教学肌理，建构主题教学新

形态，最终实现核心素养中文化自信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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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据 “主题与载体形式”形成主题教

学转化策略

围绕新课程标准在 “课程内容”部分规定的

“主题与载体形式”内容，笔者不仅界定了学习

内容的核心议题与表现形式，还探索出一套系统

性转化与落实方法，将 “主题与载体形式”梳理

为 “主题分解—载体匹配—任务设计—教学实

践”的多维度、深层次路径，保障课程内容转化

落地。

基于主题这一关键概念的核心内涵，依据人

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三个核心维度，将

主题分解为教材中学生可理解的学习主题。主题

分解后，就有了明确的内容维度。此时，教师要

确认与之匹配的载体形式。以新课程标准中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内容为例 （见图２），紧扣

时代发展要求，可将此主题内容分解为核心理想

信念、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传统美德三个方面，

载体形式包括汉字、民间故事、古代诗词与散文

等，针对不同学段，细化具体要素，确保学段学

习主题之间形成螺旋式上升的结构。有了主题、

学习主题拆解后形成的清晰路线图，就能够水到

渠成地完成每个单元特定学习主题引领的任务内

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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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转化落地示意图

（二）依循 “内容组织与呈现方式”深化主

题教学实践形态

主题侧重课程内容的总体概括，学习主题侧

重基于学段或年级要求转化而成的学习内容，特

定学习主题侧重教材单元、经典单篇、整本书、

跨学科学习等内容。学习主题、特定学习主题是

在主题教学对 “内容组织与呈现方式”的实践深

化中转化达成的，并以主题统领，在原基础上深

化迭代为 “三个一”素养目标、“四动力”任务

实施、“四增值”质量评价、六个任务实践样态。

以及 “六步法”操作策略的教学实践体系。“三

个一”（一篇好文章、一副好口才、一手好汉字）

里 “好”的外显与内隐统一，整体体现了核心素

养四个方面导向下主题统整的 “目标—内容—实

施—评价”的动态闭环，强调学习主题贯穿始

终，各个教学要素形成一致性实践地图，以学习

者为中心，以学生的学习目标为准则，并在具体

的教与学中实现学生创生意义的学习，力求实现

主题教学学习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

其一，立足学习任务群类型的创新实践。新

课程标准在 “内容组织与呈现方式”中，按照内

容整合程度，分三个层次设置了六种类型的语文

学习任务群，并按照不同学段的特点设计了相应

的学习内容。可以说，语文学习任务群是基于语

文学科本质属性，统整教材内容等要素，形成的

以学习主题为引领的典型言语实践内容组织与呈

现方式 （含基础型、发展型、拓展型）。例如，

早在１９９６年，笔者执教的 《放风筝》一课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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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推进语文教学［９］。当时，语文课堂的任务侧

重言语的训练，关注一课一得。２００６年，笔者

在 《窦桂梅与主题教学》中提出了儿童学习方式

转变理念，强调课堂不能只有任务，没有灵魂，

需要有主题的精神价值引领，［４］９０基于学习主题

理念的教学实践探索的五种典型实践样态应运而

生。这正是学习主题引领的学习任务的基本雏

形。在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念支撑下，主题教学

的任务，开始从 “教学任务”转向 “学习任

务”。［１０］基于此，在新课程标准颁布后，笔者进

一步深化建构了 “学习主题引领的学习任务设计

与实施”，创造性地解决课标—教材—教学三者

的实践转化路径。［１１］这里仍然强调 “基于教材、

超越教材”的教学理念。在前文所述的 “三个

一”目标 “好”的素养内涵指引下，重构 “四动

力”（问题驱动、情境调动、工具撬动、平台互

动）的学科动力系统，关注 “四增值”（兴趣值、

方法值、容量值、意义值）的质量评价。笔者在

此仅以教材单元为例，阐释 “主题—学习主题—

特定学习主题”的内容结构深化过程。

新课程标准的 “主题与载体形式”明确了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儿童生活等内容主题。教师在

将这些内容主题转化为学习主题时，应结合第三

学段学生的阅读水平和阅读需求，确定学习主题

“阅读，带你串串门儿”。在将这一学习主题具体

落实到六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的教学中时，还需要

经由特定学习主题最终完成对儿童特定语言经验

的转化 （见表１）。

表１　 “主题—学习主题—特定学习主题”

关联概念连续体的教学示例

主题 儿童生活［７］１９ 教材内容选择

学习主题 阅读，带你串串门儿

特定学

习主题

为百本必读书目设计

有目的地阅读指导页

统编教材六年级

上册第三单元

承接主题与学习主题，结合具体的单元组织

结构与内容等提炼特定学习主题。从统编教材双

线组元的编排角度看，该单元导语为 “读书好比

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语文要素为 “根据

阅读目的，选用恰当的阅读方法”“写生活体验，

试着表达自己的看法”。从课文编排角度看，《竹

节人》重在结合已有经验，整体学习并理解 “有

目的地阅读”策略，了解阅读目的不同，阅读的

内容、方法也不同；《宇宙生命之谜》重在体会

“有目的地阅读”的完整过程，并学习根据目的

选择恰当的阅读方法；《故宫博物院》重在迁移

运用 “有目的地阅读”策略，根据任务要求选择

阅读材料，运用恰当方法展开阅读，提取核心知

识 “有目的地阅读”。

同时，结合第三学段学生关于阅读策略的丰

富的学习需要，如概括、批注、联结等，融入真

实情境，形成典型言语实践活动。“有目的地阅

读”需要调动多种阅读策略，在阅读过程中不断

反思、评价以作出合适的决策，在策略系统中处

于最高层级。以 “清华附小的 ‘快乐读书吧’”

及 “百本必读书目”为特定载体，创设贴近学生

生活的特定情境，并区别于学生认知中的阅读推

荐式 “快乐读书吧”，指向本单元核心知识 “有

目的地阅读”策略的迁移、运用、转化，言简意

赅地提取了特定学习主题 “为百本必读书目设计

有目的地阅读指导页”。通过这一特定学习主题

引领，对单元内容进行统整、调序、增添删改，

经由 “初步学习—深入学习—自主实践—体验表

达”，贯通、结构化了四个学习任务。例如，学

生在完成任务二时形成了图文并茂的 “竹节人玩

具制作指南”，他们就地取材，用吸管、纸筒、

废旧笔杆动手制作了竹节人，进行 “竹节人大

战”比赛游戏，还有的学生把几个竹节人凑在一

起，自导自演了课间一刻钟的竹节人微电影 《三

英战吕布》。由此，课文学习成为素养发展的实

践场域，使实践得法，为学生后续自主开展阅读

实践、迁移阅读方法、完成阅读任务奠定了基

础。“有目的地阅读”不只是学生知其然的理解，

还包括提升获取信息的速度和阅读能力、侧重融

入真实场景、知其所以然的应用实践，最终实现

“主题—学习主题—特定学习主题”全流程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的 “化人”之道。

其二，立足校本年度主题课程群的创生探

索。为了更好地满足儿童成长的个性化需求与生

活需要，笔者早在２０多年前就开始以主题为统

领，通过一篇带多篇、一篇带整本书，进一步纵

深建构了主题课程群。清华附小学校主题课程群

是基于语文学科本质属性与儿童完整成长规律，

以主题引领学习任务，重构内容组织与呈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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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统整跨学科主题学习，同时，根据真实需

要，融入项目式学习、综合实践活动，以实现学

生核心素养提升和全面发展的综合课程新形态。

这也与新课程方案和新课程标准积极倡导的多样

化课程形态一脉相承。

例如，２０２２年是杜甫诞辰１３１０年，结合杜

甫的文学造诣与精神品质，寻找与儿童相契合的

生命精神价值，主题承接 “家国情怀”，将学习

主题提炼为 “走近心系家国的诗圣杜甫”，根据

不同学习载体或方式设定特定学习主题 （见表

２）。笔者从统编教材选编的杜甫诗文出发，设计

了在语文教学中开展的基础型、发展型学习任

务，包括综合运用多种策略阅读诗歌，深刻感受

杜甫一生的家国情怀。

表２　校本年度主题课程群 “走近心系家国的诗圣杜甫”

主题 家国情怀

学习主题 走近诗圣杜甫的家国情怀

特定学习主题 为心系家国的杜甫笔下的人物布展

学习内容

统编教材：《春夜喜雨》《绝句》《江畔独步寻花》《春夜喜雨》

整本书阅读：《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传》

跨学科学习：为心系家国的杜甫笔下的人物布展

……

以跨学科学习任务为例，如按照每年六年级

学生毕业前的惯例，选择用年度人物为长廊布

展，提炼特定学习主题 “为心系家国的杜甫笔下

的人物布展”。此特定学习主题旨在促进学生通

过阅读杜甫的诗歌，形成独特的审美体验，并转

化为学校长廊布展的真实问题解决与创意表达的

深层次语言理解与应用活动。跨学科学习以终为

始，通过 “为什么要为杜甫笔下的人物布展？选

择什么样的人物布展？怎样为人物布展？”这三

个真实问题的解决展开了长周期的跨学科学习任

务，建立了问题与特定学习主题的意义纽带，以

及从学科真实问题到现实问题的实践逻辑链条。

要完成这一实践逻辑链条，需要以语文学科

为出发点，以解决问题 （知识整合类、自主探究

类、创意物化类）为目标，综合运用科学、美

术、信息技术等跨学科知识的众筹智慧，将特定

学习主题转化为确认展览的人物形象以及布置

“故园情”“忧黎元”展区等系列学习任务。尤其

是选择特定的杜甫笔下的人物，投票选定展板前

言海报中的杜甫形象，用富有创意的形式呈现对

杜甫笔下人物的理解，体会杜甫的家国情怀。成

果展出后，不同学段的学生围绕创意制作、诗歌

品鉴、人物赏析等进行表现性评价与反馈。学生

之间的互评，有助于推动跨学科学习任务的优化

改进。

有了上述语文学科的语言积累与运用底层逻

辑，在同一主题统领下，集约式开展跨学科主题

学习，包括科学课以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为延

展，让学生动手搭建不漏雨的茅屋，感受杜甫跨

越时空的仁爱精神与生命意识；美术课以欣赏清

代著名画家任伯年的美术作品 《公孙大娘舞剑

图》为途径，简要赏析历代名家笔下的杜甫诗意

图，让学生在多种艺术形式的融汇碰撞中，感受

中国画特有的美；还有体育课以体育运动开展竞

赛挑战，运用杜甫诗句 “会当凌绝顶”，感受文

字节奏，体现意志品质，等等。通过这样富有价

值性、周期性、挑战性、融合性的主题课程群的

系列内容学习进行延展，进而引发深度的理解、

运用和迁移，在言语实践中传播新时代儿童家国

责任历史观，综合达成文化自信、语言运用、思

维能力、审美创新的提升，有助于学生从兴趣阅

读迈向具身阅读，从阅读理解走向综合实践运用

与创造，最终使一代又一代个体儿童成为与中华

优秀文化为伴的人。

主题教学是持续改进的教育哲学，从１９９４

年主题教学雏形酝酿到２００４年的 《“主题教学”

的思考与实践》，再从２０１４年 《小学语文主题教

学研究》到２０２４年 《小学语文主题教学论：理

论重塑与实践创新》，已然走过了三个十年，正

昂首迈进第四个十年。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教

学改革日益融合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与挑战，３０

年来的主题教学创造性革新的 “超越与回归”，

始终不变的是，遵循学科本质属性与 “儿童站立

语文教育正中央”的学习属性，追求 “文”与

“道”的时代新质融合；改变的是理论重塑后的

深化，继续围绕将 “主题—学习主题—特定学习

·２８·



主题”融入 “课标—教材—教学”的三层转化逻

辑，落实 “学习主体、知识形态、学习方式”三

位一体的进阶言语实践转化，并以主题价值引

领，确保目标、内容、方法等要素的学段衔接贯

通教学，实现课堂和教师本身教学形态的重塑。

在教育强国背景下，努力将 “育人蓝图”转化为

“行动地图”，成为新时代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

使命应答和历史印证，为新课程标准驱动下深化

推进课程与教学创新发展提供鲜活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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